




和兄弟美术院校相 比 , 厦门大学美术系不
过是个小弟弟 。 去年 月 , 它所在的厦大艺术
教育学院才刚满 周岁 。 当年 , 来 自全国各地
的教师聚集在这东海之滨 , 一切从头开始 , 还
真有点拓荒的精神 。 创业伊始 , 他们须得把主
要的精力投人到建系 、 教学的繁重任务中 , 但
与此同时 , 却始终没有放松手中的艺术创作 。
特区的种种变化 , 使本地生长的画家也感
到像步人了新的环境 , 外省来的画家则更像树
木移栽到 了一片新土 。 加之这些年不同思潮涌






敏的感觉 , 也要敢于在新的艺术境界中探险 。
但不必否定 自己 已经走过的路 , 无论对原先生
活基地的眷恋 , 还是过去文化环境打下的印








感与处理的新意 。 看来 , 变 , 应当 自然而然 ,
只能水到渠成 。 他们深知作品的力量只能靠 自
身的可视形象 , 而不依赖于宣言或拴释 , 因
此 , 都能从不同角度重视对艺术语言的研究 ,
精心锤炼 , 不取巧投机 。 应当说 , 是董实践
, 重
生活 , 重技巧 , 使他们能得到 比较沉稳的心态 。
迹 。 生活的艰辛磨练 出我 们对事业的坚定信
念 , 多彩的生活赐给我们诸多的创作启示 。
工业题材的文艺创作一直被视为难以涉人
的禁区 。 它没有风花雪月 , 小桥流水那样柔美
抒情 , 那样可人人画 。 孰不知我们的铁路建设
者的生活也有许许多多令人动情的东西 。 这要
看画家们愿不愿深人他们的中间去观察 , 体悟
他们中那些美的意蕴 , 去寻求壮美的生活内涵 。
我们的作者都是常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之 中
, 对




不为那些反映都市生活 , 侃大 山艺术 ,
咖啡馆艺术等各种流派所迷惑动心 。 筑路人有
自己的爱 自己的情趣 , 坚信我们的生活也能出
好作品 。 关键是我们是否能从感情到创作真正
地投人 。 一个作品的艺术品位高低并不取决于
画什么 , 而是取决于你审美的情趣高低 , 艺术
的表现力及作品本身丰厚的底蕴 。 现实主义的
创作道路 , 讴歌筑路工人的生活 , 是我们这个
群体 的 正 确 创 作取 向 和 选择 , 只 要 坚持下
去 , 定能出现高层次的高品位的作品 , 出现有
影响的画家 。
《大路画展 》定期办展 , 队伍几经变动而不
涣散 , 我们创作活动像大路一样不停地向前延
伸 , 表现了这个群体的坚毅精神和 自身的凝聚
力 , 一个群体艺术能得以发展 、 闪光于艺苑 ,
除了领导重视 、 良好的生活和创作氛围等有利
条件 , 还必须有一群具有群体意识对艺术创作
的感知和执着追求的作者 、 有 自甘寂寞 、 对生
活 、 创作充满激情 , 对艺术有着献身精神的作
者 。 我们许多作者不急功近利 , 面对当前改革
的经济大潮 、 市场经济和商品画的冲击 , 排除
干扰 , 能不为金钱所动 。 挡住各种诱惑 , 严格
地遵循创作规律 , 潜心地从事艺术创作 。
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联






成 花冈石的《妈祖 》巨像 , 一
尊建在泥州湾 , 另一尊还将渡
过海峡 , 立在宝岛台湾 。
当年 , 这个系在很简陋的
条件下便开始起步 , 有人说 ,
这是边造船边开航 。 现在 , 它
那海滨的新教学楼倒的确像一
艘白轮船 , 又有朋友告诫 软
件的建设比硬件更难 。 的确 ,
船是造好 了 , 可前面的路还很
长 。
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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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右、 周鸣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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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、 于世绪
瀑 水彩画
